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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落在天天渔港一楼的丹
桂小吃城开业至今，丰富方便
了人们的饮食文化。每天内地
食客及外地游客络绎不绝地专
程光临小吃城，争相品尝各种
美味小吃，连我这个从小生活
在烟台7 0多年的老者，也曾赶
去凑过热闹，就想追溯品味一
下丹桂儿时的记忆。可是事与
愿违，高兴而去，扫兴而归。一
句话：不尽人意，失落不少。

回想解放初期在丹桂戏院
周边的几条商业街，店铺林立，
人潮拥动，商业和饮食交相呼
应，成为当时烟台繁荣的市中
心，一条亮丽的商业风景线。每
天有去新世界商场和各店铺买
日用百货的，有去商场顶层纳
凉看拉洋片耍杂耍的，有去华
安电影院 (现在的博物馆 )看电
影的，对面的丹桂戏院更是戏
迷们常去的场所，它是全国京
戏名角 (四大名旦，四大须生
等)来烟表演的专属舞台，白天
晚上那可真叫一个热闹。尤其
周边开设的饭店小吃店和沿街
叫卖的流动小贩，他们为招揽
生意都亮出各自的嗓门吆喝
着 ：“ 脑 饭 啦 — —— 热 乎 的 ！”

“哎——— 各种各味的切糕！”“小
米——— 绿豆粥啊！”“麻汤 (油
条)麻花，油炸糕，糖蜜果哎！”

亲切的吆喝声此起彼伏，
不绝于耳，汇成一首和谐争鸣
的交响曲。内中提到的食品“糖
蜜果”，在那时是大人小孩常吃
的早点和零食。虽然它和麻汤
(油条 )麻花，油炸糕，都属过油
的食品系列，但“糖蜜果”的制
做工艺和工序较前三种较为复
杂，做工也更为精良一些。它虽
然不像“芙蓉糕”、“沙琪玛”、

“千层酥”等名品糕点那样受
宠，但它却是一种颇受大众喜
爱的平民食品。然而，就是这一
种司空见惯的普通民享小食
品，多少年来产品及工艺都已
失传不见踪影，连当今的糕点
名师对名字都闻所未闻，更无
从考究它的制作加工了。

其实，一个城市的名吃，它
不仅是给人们带来视觉味觉的
享受，更体现的是一个城市的
饮食文化，代表着这座城市的
古老文化底蕴。对饮食方面的
传统名吃，现代的后人名师不
仅应该做到继承弘扬创新，更
有责任积极研究发掘失传的老
传统名点名吃，不能随着岁月
的流失再人为地让它绝迹。相
信传统名吃“糖蜜果”食品在烟
台街人们心中定会勾起那段儿
时的回忆：一种值得品味的回
味无穷的饮食文化。

安家正

瓦匠又叫泥瓦匠，是说他们
的活计与泥水打交道，俗话说：

“做了瓦匠的妻，一年要洗三年的
衣。”招待瓦匠吃饭，饭前必备洗
涤工具，他们不洗手是无法吃饭
的，因而这个行当也绝少女人。

它的技术含量不高，昔日施
工一般没有图纸，但老师傅却胸
有成竹。檐头多高，火炕多大，门
窗多宽都约定俗成。干了一辈
子，也很少有创新，这又是一个

“技术复印”的行当。
行当里有分工，也就是“大

工”和“小工”。大工随身携带的
工具也就是泥板和瓦刀，小工则
是铁锨。大工的技术要点就是

“磕角”(指砌石要对缝)、“吊线”
(指砌砖要平直)和“抹灰”三项。
这“抹灰”更是“木匠不差分，瓦
匠不差寸”。是说木匠要精于计
算，干的活儿差不得一分；而瓦

匠却可以粗粗拉拉，差多了也不
要紧，瓦匠是用灰来“找齐”的，
泥瓦匠干活全凭一把泥板来个

“水皮光”，谁都可以凭抹平来遮
丑，但是，好的瓦匠却可以让这
种简单劳动出神入化。“抹灰”最
难的是抹仰面灰，例如天花板，
可以抹完了，浑身不落一点灰渣
渣。“磕角”那缝隙细得需要用大
钢针来“扎缝”。

栖霞牟氏庄园被誉为民间
故宫，黄县丁氏故居被称为北方
民居的代表作。据说当时营建豪
宅时，招聘了众多的尖端巧瓦
匠，都对之郑重承诺，用来作“垫
子”的铜板，剩多少全归瓦匠所
有。原来瓦工砌石有句业内行
话，叫：“一块石头，一个垫子。”

“垫子”就是垫平石头的石片，为
了取平，最好是用铜元来当“垫
子”。可如果石头磨得水平，“垫
子”就成为多余的了。两处大兴
土木，瓦工精益求精，石块对得
严丝合缝，最后用石灰“扎缝”
时，因间隙太小，一般的工具很
难插进去，只好用大钢针像绣花
一样，一针一针地进行。

这一下子改变了人们的观
念，原来是干粗活的瓦匠也会细
致入微，把盖房子当成了绣花。

自然，工期也就大大地延长了。
两处豪宅的竣工都是论年不论
月的。

小工也不是只做“挖土方”
那样的粗活，即使和灰也是很多
讲究。打地基要用粗沙，兑灰的比
例是沙多灰少，扎缝则必须用细
沙，且水泥的比例明显提高。瓦匠
虽然不用三年才出徒，但一个好
瓦匠，通常都是从当小工开始的。

瓦匠自然是城镇化的主力
军，一座城市的崛起，少了瓦匠
是不可思议的。烟台的膨胀得力
于莱阳、文登众多的瓦匠。老烟

台的南城区很多胡同的房屋，都
是“莱阳帮”瓦匠流血流汗的成
果。这也许形成了一种历史传
统，如今烟台建筑业的龙头老
大——— 飞龙房地产开发公司，奖
杯盈柜、锦旗满墙，在市政建设
上举足轻重，可当年却是前董事
长兼总经理宋明志，辞去了教
职，带着莱阳的三个瓦匠闯烟台
的。由为居民垒锅灶、砌烟囱起
家，最后成就了一座颇具规模的

“飞龙大厦”。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瓦匠之中也同样藏龙卧虎。

刘烟生

老烟台街居民主要饮用井
水，家家户户自己挑水吃。每个
家庭都置办水筲、担杖和掼绳。
水筲用来盛水，担杖用来挑水，
掼绳用来将勾住水筲，送到井
里，在水面左右一摆掼绳，将水
筲倾入水中，待水满后开始拔
绳，将水筲拔出井沿。两筲水满
后，挂上担杖钩，挑水回家。不
常挑水的人，不会摆动掼绳，筲
到了水面，如船舶在井水浮动，
不能倾倒，装不进水。妇女、半
大孩子打水时站在井沿，心里
恐惧，身子向后偎，拔水更吃
力，特别是深井，更是望而却
步。

于是，生活富裕人家和家
中无劳力者买水吃。这样，靠挑
水入户养家糊口的营生应运而
生了，从业者多为城市青壮年
贫民或农家汉子，自备水桶、担
杖，送水到家，干的是力气活，
每担水赚几分辛苦钱。

为增加供水量，减少每担
水的往返路程，卖水人有的用
独轮车、畜力车装载大木桶运
水。送水的人将载水车停在用
水人家的门口，将水放满水筲，
双手各提一筲水，高抬腿、轻迈
步，拾台阶、跨门槛，筲里的水
点滴不洒，极见功夫。冬日里风
大雪滑，街巷胡同里坑坑洼洼，
运输受到影响，水价比往日要
高一些，雪后向主人讨酒钱。烟
台人家过春节，正月初二送财
神，微晓时分，在财神面前，摆
供上香，作揖磕头，再放一阵鞭
炮，就算送走财神，这时，送水
的人肩挑一担水，手携一捆玉
米秸扎成的柴火，推开主顾的
大门，嚷一声：“进财来了！”随
即把水倒进水缸，柴火放在院
中，掉头就走，过了初五，主家
得给几个喜钱。另外，主家如有
儿女婚嫁、老人庆寿等好日子，
送水讨几文喜钱、祝寿钱等，也
成为买卖之间往来的有趣习
俗。

日久天长，老主顾相对固
定下来，水牌儿应运而生。带有
标记的各种水牌儿批量售给顾
主，买水的每次送水后，从院门
后摘出一枚，方便省事。或者双
方达成协议，送水者送水后在
门口过道墙上做记号，逢年过
节时一起结账。另外，住户家若
有倒泔水、垃圾等杂货，卖水人
也无偿帮忙，他们与主家保持
良好关系。

卖水的营生是老烟台街特
有的一个行当。

老烟台街的卖水人

敢敢跟跟牟牟二二黑黑子子叫叫板板的的招招远远人人
赵世惠

笔者受张丕基老师之邀，
帮他搞中国传统村落申报，重
点负责下到村里采访及采访后
的文字稿件撰写整理工作。时
间短，任务重，着实受了些苦
头。但因采访中常常发掘到史
料里所没有的惊喜，又觉得一
切辛苦都值得。比如招远张星
镇界沟姜家村的姜仁义，就是
被我们打捞出历史的传奇人
物。

姜仁义，生卒年不详。清时
招远东北乡巨富，发迹于中俄
边境海参崴，发家史不详。据说
姜仁义精通俄语，担任通使，在
海参崴的中俄边境很吃得开，
因与官场和俄国人都有关系，
栖霞牟二黑子家族在海参崴亦
与之有生意往来。姜仁义做的
建筑生意很大，村里老人回忆
说，在海参崴中国地界建了当
地最大的大剧院，在俄国地界
建了喇嘛庙，都是当时第一流
大建筑。

姜仁义暴富后，银子用大
车一车车往家拉，在老家界沟
姜家村盖了五套建筑精美的房
屋。各种砖雕(影壁、天地神位、
大门两侧砖垛上的灯窝)、木雕
(门簪、门顶装饰)、石雕(门枕
石、出水口、拴马石等)、彩绘，令
人叹为观止。屋梁屋笆编制精
细，木制阁棚子，一人搂不过来
的房梁，构造精美结实，处处蕴
含着胶东民间工匠丰富的建筑
艺术。这些民居大多为墙体砖
石建造精细、门窗簪与挂落等
木雕精美、花格门窗美观大方、
屋脊装饰丰富，保持了传统民

居的历史风貌。其中姜恒久(其
侄，县丞)故居屋脊饰有兽狗，
大门的门簪、挂落、博风均雕饰
精美，门枕石上雕刻有精美的
狮子舞绣球图案，在清末民初
建筑中极其少见，当属精品。

其侄姜恒久的功名县丞，
就是姜仁义花了三千大洋帮侄
子捐的。两个儿子的婚姻，均与
招远有名望的官僚大地主联
姻。长子姜恒福娶了招远五里
庄梁姓大地主的女儿，次子姜
恒东与招远著名官僚大地主
孙梦桃孙女(孙云官之女)结亲
(采访时村人原说是孙梦桃之
女，后经查证由孙梦桃编写的
孙氏家谱，确认为孙梦桃孙
女)。村里老人讲，孙梦桃孙女
出嫁时，送亲队伍排成长龙，
嫁妆一箱箱一柜柜一车车，随
身带着两个丫鬟，专门伺候
她。只是这闺女抽大烟，嫁过
来以后啥也不干，反倒教会了
女婿抽大烟，两口子天天吞云
吐雾，不务正业。

界沟姜家村清时入村的主
干道，就是姜仁义出钱修的，在
村北位置，我特意去现场看过。
姜家当年号称招远东北乡首
富，姜仁义父亲去世，出大殡。
在家里搭灵棚，棺椁停放七七
四十九天，外面开流水席，南来
北往的路人，只要凑够8个人就
可以坐下开桌吃饭，来吃饭的
人桌子一直排到东河岸边，许
多人回忆起那情形还惊叹不
已，说一直49天入土后才停席，
可见财大气粗。

姜仁义的建筑生意越做越
大，后来不知为何，在哈尔滨建
的四十八座楼，因地皮问题与

栖霞牟二黑子家起了纠纷。最
后各不相让，从最初互相合作
到撕破脸皮决裂走上法庭。据
传牟二黑子家撂下狠话：“一定
要让你家破人亡！”(此言采访
时村中老人所说，无法考证真
假)。从此后，姜家就没好日子
过了，一场官司打得是声势浩
大，从哈尔滨一直打到烟台，旷
日持久。在这场官司里，能干的
姜仁义全力参与自不必说，他
的长子姜恒福也挺身而出，帮
助父亲为官司奔波。村人云，这
姜恒福才华很是了得，双手写
状，龙飞凤舞，口才书法俱佳。
无奈牟二黑子家族更强悍有根
基，姜仁义倾家荡产也没有打
赢官司。

官司输了，烟台道台坐着
轿子，亲自来界沟姜家村，封了
姜家的门。姜仁义和长子均因官
司而亡，姜恒福去世时风华正
茂，才二十六七岁。次子倒没事，
只是无用，天天跟老婆抽大烟。
出事后，姜恒东跑去北京找他连
襟贾福森，再无消息，其妻无子
嗣，死后葬于姜家祖坟。就这样，
姜家只剩下大儿媳带着几个幼
儿，家道中落，衰败下去。房屋财
产典当的典当，被抄家抵债的抵
债，至土改时已成为地地道道的
贫农。这也就难怪我挖掘整理招
远明清大地主时，根本不见这号
人物的记载了。

今天把采访记录整理成
文，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姜仁
义，他是敢跟牟二黑子叫板打
官司死磕到底的招远人。前几
年有姜家后人去海参崴，当地
人还记得当年姜仁义的风光，
对他的轶事津津乐道。

芝罘记忆

姜仁义故居院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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